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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桂
林
，
飽
覽
﹁甲
天
下
﹂
的
山
水
以
外
，
又
親
目
所
睹
見
證
了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這
一
名
句
著
作
權
的
歸
屬
。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早
已
為
人
盡
知
有
口
皆
碑
，
為
桂
林
樹
起
了
舉

世
聞
名
的
品
牌
。
這
一
名
句
是
大
眾
創
造
的
﹁民
間
廣
告
詞
﹂
呢
，
還
是
出

自
某
人
之
口
或
是
筆
下
？
一
直
是
個
問
號
，
據
說
連
精
於
考
古
的
郭
沫
若
也

不
明
其
出
處
，
直
到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方
才
解
開
了
這
一
謎
團
。
最
後

一
天
瀏
覽
桂
林
市
內
景
點
獨
秀
峰
，
在
車
上
聽
導
遊
講
，

獨
秀
峰
保
存
着
多
件
摩
崖
石
刻
，
其
中
的
一
件
上
，
就
有

八
百
年
前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千
古
名
句
。
導
遊
還
介

紹
了
這
件
石
刻
發
現
的
經
過
：
步
入
改
革
開
放
年
代
，
桂

林
大
興
旅
遊
業
，
景
點
、
展
品
源
源
開
發
。
一
九
八
三
年

，
市
博
物
館
文
物
專
家
在
獨
秀
峰
發
掘
整
理
歷
代
石
碑
，

當
清
除
讀
書
岩
上
方
的
積
沉
物
時
，
發
現
了
一
方
石
碑
，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七
字
正
在
碑
刻
的
詩
裡
！
筆
者
隨

導
遊
來
到
獨
秀
峰
下
讀
書
岩
前
，
果
然
看
到
岩
洞
上
方
刻

有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的
石
碑
，
全
詩
是
：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玉
碧
羅
青
意
可
參
。
士
氣
未
饒
軍
氣
振
，
文
場

端
似
戰
場
酣
。
九
關
虎
豹
看
勁
敵
，
萬
里
鵾
鵬
佇
劇
談
。

老
眼
摩
挲
頓
增
爽
，
諸
君
端
是
斗
之

南
。

詩
前
有
一
段
題
記
式
的
文
字
，

道
明
了
作
者
的
姓
名
、
籍
貫
、
身
份

，
以
及
寫
這
首
詩
的
原
由
、
時
間
：

嘉
泰
改
元
，
桂
林
大
比
，
與
計
偕
者

十
有
一
人
，
九
月
十
六
日
，
用
故
事

行
宴
享
之
禮
。
提
點
刑
獄
權
府
事
，
四
時
王
正
功
作
是
詩

，
勸
為
之
駕
。
王
正
功
，
南
宋
四
明
（
今
浙
江
寧
波
）
人

，
其
時
官
拜
廣
西
提
點
刑
獄
兼
靜
江
知
府
。
宋
寧
宗
嘉
泰

元
年
（
公
元
一
二
零
一
年
）
，
桂
林
地
區
鄉
試
（
古
時
又

稱
鄉
試
為
﹁大
比
﹂
）
，
靜
江
府
有
十
一
個
考
生
榜
上
有

名
。
按
慣
例
，
身
為
州
府
長
官
的
王
正
功
，
於
九
月
十
六

日
宴
請
得
中
的
舉
人
，
席
間
，
舉
人
要
吟
誦
《
詩
經
．
小

雅
．
鹿
鳴
》
詩
句
，
故
稱
﹁鹿
鳴
宴
﹂
。
作
為
地
方
父
母

官
的
王
正
功
，
即
席
作
﹁勸
駕
詩
﹂
詠
物
抒
懷
，
在
稱
頌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後
，
勸
勉
他
們
再
接
再
厲
，
如
虎
豹
勇

往
直
前
，
如
鯤
鵬
扶
搖
萬
里
，
挺
進
殿
試
，
博
取
金
榜
題

名
。
刻
在
獨
秀
峰
讀
書
岩
上
方
王
正
功
的
詩
，
至
今
已
有
八
百
餘
年
，
表
明

至
少
在
宋
代
，
秀
美
的
桂
林
山
水
就
已
揚
名
遐
邇
，
稱
天
下
第
一
。

載
有
王
正
功
詩
的
碑
刻
發
現
後
，
為
考
證
其
真
實
性
，
只
在
桂
林
的
文

博
、
文
化
圈
中
傳
播
，
直
到
九
十
年
代
末
，
方
才
公
諸
於
世
，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
的
著
作
權
也
就
有
了
歸
宿
。

在我不長的新聞職業
生涯中，最讓我記憶深刻
的是採訪陝西省原副省長
孫達人。孫達人是杭州富
陽人，他老家與我老家只
隔了一道山樑，是為鄉人

。小時候讀過不少古書，知道古時經常有
「告老還鄉」、 「解甲歸田」的朝廷命官，

對這樣大官的境界和灑脫我心生佩服，但這
一切都是寫在紙上的。而孫達人卻是現代版
「解甲歸田」的官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他辭去了副省長職位，回到了杭州，在當時
的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教書育人，研究
中國農民問題。我為之驚嘆。

孫達人此舉，在現在看來仍然 「驚世駭
俗」。有多少人夢寐以求想爬上這樣的高位
，有多少人手握重權難以割捨。但是，孫達
人卻輕輕鬆鬆把官職卸了，舉家搬到了杭州
，遠離了他生活和工作的圈子。

在杭州九蓮新村的寓所裡，孫老斜靠在
一張舊沙發上，話語不多。若不是因為我是
同鄉，他都不願提起為官的那段歷史。

說起採訪，其實是閒聊。孫老說，他是
做學問的，突然被提拔當上了副省長，非常
愕然。幹了幾年，非常不適應，覺得沒有把
工作做好，內心很痛苦，於是請求辭去，但
組織上認為其工作出色，沒被批准。於是一
而再，再而三，終於成功。他說一個人一輩
子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是研究中國農民
問題的，他捨不得將自己手中的學術給荒廢

了。為了徹底隔絕與政壇的關係，他舉家搬遷到了杭州。他說
中國官場有一些潛規則，當過官員的即使不在位了，也會有人
攀附，他沒有時間去應付，所以只好從西安出 「逃」了。

在孫老的寓所裡，孫達人對我講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
歷史就是一部農民史。第二，中國現代化不可能脫離農業現代
化。我翻出了當年採訪孫達人時的採訪記錄，上面有孫達人的
這樣一句話： 「中國是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很多人瞧不起農
民，農民現在是落後了，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農民創造的，其
中更不乏輝煌，離開農民來談富強、發展、無疑是一句空話。
」這是一個史學家的農民情懷和責任。

孫達人面對的是千百年來的農民問題，他的方法論就是
「學術報國」。

中國人讀書的目的向來是 「學而優則仕」，做官是為了發
財，所謂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
玉」。入仕了，就進入了 「體制內」，往往就失去了讀書人獨
立思考。

但是，孫達人突然給人以一種亮光，就像黑夜裡的閃電，
發出極為絢麗的光彩。讀書與升官無涉，與發財無關，他要永
遠捍衛自己獨立的品格和氣質，並且希望從學術研究上，為中
國農民做些什麼，這是讀書人的一種骨氣和追求。

孫達人是一個樣本，一個可以放在心頭的精神豐碑。我一
直這樣認為。現在很少有人會想起孫達人，這個辭去高官厚祿
的讀書人。他的精神品質和追求，也許多年以後，仍然沒有人
能真正讀懂。崔健有首歌曲叫《藍色骨頭》，這首歌似乎就是
為孫老而寫：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只要我有筆，誰
都攔不住我，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還能有什麼工
作比這更來情趣呢……

孫老就是一個寫字的，為了中國的農民，也為了這個浮躁
的時代，也為了自己的良心。他真的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讀書
人。讓人想起蘇格拉底，還有柏拉圖，他們都是具有獨立精神
的 「讀書人」。

「開學經濟」，即商家針對
學生開學而念的生意經。近年來
，內地開學經濟連年升溫，今年
秋季新學期前夕更是大熱。學生
雖然要靠父母供養，但今非昔比
，獨生子女居多的內地都市學生
普遍錢囊豐碩，父母們乃至祖父

母們和外祖父母們特別捨得在孩子孫子身上花錢。
學生開學，最普通的消費是書包、筆盒、本子、

尺子等文具和圖書，開學前夕，不少商場、超市都搭
出了 「開學專櫃」，神州各地文具生意直線上升，一
些售賣進口新潮文具的專營店生意更是倍增。不過，
這些消費只是 「小兒科」。

如今學生開學前除了添置上述傳統文具外，更要
購買新潮的數碼產品。近年來，手機、MP3 播放器
、電腦、電子辭典、數碼相機和遊戲機等在學生中普
及，並且消費檔次逐年升級。例如，手機已升級到智
能的3G，MP3已落伍MP5正當紅，電腦要高配置的
款式靚的輕巧的。

廣州江君的女兒珍珍今年考上名牌大學，全家慶
賀之餘，家長和親戚們更慷慨解囊 「獎勵」 「贊助」
珍珍。爺爺奶奶出資七千元人民幣送電腦，外公外婆
給三千元買智慧手機，姨媽姑姐等親戚給的 「獎金」
購買了 MP5 和數碼相機。珍珍還專程赴香港買了五
千多港元的新衣服。 「開學花兩三萬元濕濕碎啦」，
珍珍說，她的開學裝備其實很普通，有些同學的電腦
、手機和數碼相機都比她的高級。珍珍考上名牌大學

的消息不脛而走，她家信箱近來常收到 「為方便小孩讀書」求租
求購房屋的小紙條，紙條上有求租求購者的手機號碼。珍珍家居
住的社區重點中學名牌小學較多，街坊們常收到這樣的小紙條。
求租求購者尤其喜歡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的 「吉宅」。

珍珍的爸爸感嘆道： 「我上初中就離家幾十公里住校，我考
上大學時父母給我兩百元，買了新書包、新鋼筆和電子手表，我
就很滿足了，哪像現在的孩子生在福中不知福。」

其實，早在兩年前大學新生準備開學的花費已經不菲。前年
，濟南陳女士就收到了女兒列出的大學入學行李清單，這張價值
兩萬多元的清單，採購物品包括三千元的行李箱，二千五百元的
數碼相機，九千元的電腦……

去年網上流傳的內地 「大學新生的必備品」帖子，羅列 「新
生必備物品」達到六十四種，今年網傳的 「大學新生行李清單」
更多達一百二十餘種物品，包括日常用品、軍訓物品和家鄉特產
等大項目，其中日常用品一大項中，就又列出了洗護、飲食、住
宿、出行等諸多小項，這些生活用品又包括蠶絲被、空調被、鑰
匙扣、風油精、樟腦球等，估計四五個行李箱都未必能全部裝下
這些物品。

然而，對於一些 「重教育」的家庭，開學必備品開支只不過
是 「小數」，他們從孩子上幼稚園起就仿 「孟母三遷」，絞盡腦
汁讓孩子上名園名校，不惜重金在孩子就讀的學校附近租房買房
，然後全家搬遷到學校附近居住照顧孩子。一項 「關於北京教育
地產」的調查顯示，有六成二的被調查者表示願意為子女教育考
慮重新置業。在教育因素被購房人日益重視的前提下，一些主打
「教育牌」的樓盤紛紛熱銷。除了北京，神州各地類似的新 「孟

母三遷」故事也頻繁上演。
開學經濟帶旺的還有服飾行業、眼鏡行業、交通運輸業、餐

飲業、酒店業等。如今，在內地，即使是大學新生入學，也普遍
由家長送到學校，不少還是父母雙親一起送，有條件坐飛機的就
盡量坐飛機，有錢坐火車軟臥的就坐軟臥，能打的士的就不坐巴
士。除了文具商，餐飲商家也熱衷圍繞學校開店。眾多嬌生慣養
的學生們已不滿足於學校飯堂的大鍋飯菜，而樂於到學校周邊的
餐廳吃小炒飲靚湯。高等院校附近的酒樓食肆比中小學周圍的更
多，中餐西餐五湖四海風味菜林林總總，酒吧咖啡廳星羅棋布，
既讓大學生一日三餐大飽口福，又可滿足家長送子女入學和探望
孩子聚餐之需，還可為學生們聚會和談情說愛提供場所。

我
是
透
過
附
文
這
幅
版
畫
知
道
詩
人
畫
家
秦
松
的

。
一
九
六
二
年
雲
碧
琳
主
編
的
純
文
學
刊
物
《
文
藝
季

》
創
刊
，
封
底
用
的
就
是
秦
松
這
幅
題
為
《
沉
落
季
》

的
版
畫
，
心
裡
不
禁
納
悶
：
《
文
藝
季
》
就
等
於
《
沉

落
季
》
？
這
句
疑
問
和
前
衛
的
構
圖
，
很
快
的
深
深
地

埋
到
那
位
﹁文
藝
少
年
﹂
的
心
坎
裡
。
後
來
知
道
《
沉

落
季
》
又
用
作
沈
甸
（
張
拓
蕪
）
的
詩
集
《
五
月
狩
》

的
插
圖
之
一
，
於
是
又
買
了
《
五
月
狩
》
珍
藏
。
然
而
，
世
事
的
滄
桑
豈
是

人
所
能
預
料
，
這
些
書
已
不
知
何
時
失
去
了
，
今
天
重
獲
《
文
藝
季
》
，
重

睹
《
沉
落
季
》
，
已
是
近
半
世
紀
後
的
事
了
！

秦
松
（
一
九
三
二─

）
是
旅
居
紐
約
的
詩
人
、
畫
家
，
我
手
邊
有
一
冊

他
的
《
很
不
風
景
的
人
》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
一
九
八
五
）
，
是
他
畫
冊
和

詩
集
以
外
的
散
文
集
，
書
分
《
很
不
風
景
的
人
》
、
《
散
記
隨
想
印
象
》
和

《
傲
慢
與
偏
見
》
三
輯
，
共
收
七
十
篇
抒
情
、
記
人
、
記
事
和
隨
想
的
雜
記

，
是
了
解
秦
松
最
好
的
文

集
。
秦
松
為
人
謙
遜
，
他

自
稱
﹁很
不
風
景
的
人
﹂

，
是
人
，
這
種
風
景
中
最

不
好
看
的
一
員
。

但
本
書
的
推
介
頁
卻

認
為
﹁他
的
作
品
向
來
坦

率
、
真
誠
、
直
抒
胸
臆

…
…
筆
下
都
情
韻
飽
滿
，

不
受
拘
束
，
每
每
流
露
出

詩
人
氣
質
﹂
。
秦
松
還
著

有
詩
集
《
在
中
國
的
東
南

海
上
》
、
《
唱
一
支
共
同

的
歌
》
、
《
無
花
之
樹
》

和
《
秦
松
版
畫
集
》
、

《
秦
松
詩
畫
集
︱
︱
原
始

之
黑
》
等
，
都
是
比
較
少

見
的
書
。

中國人對飲食的追求，
即使在物品短缺的年代也不
例外。每逢親友聚會，總能
想方設法擺弄出一桌菜餚來
。不過，那時的下酒菜不像
今天這麼講究，經濟、實惠

、簡單。諸如，粉絲拌菠菜、醬香豬耳朵、蒜泥
拌黃瓜、糖醃紅蘿蔔、豆乾香菜塔、油炸花生米
、酸辣白菜心、薑汁松花蛋等，拾掇拾掇就能湊
夠八個冷盤。這些涼拌菜雖然不上檔次，但清爽
可口，適合佐酒。

記憶比較深刻的一道冷菜名叫 「佛手海蜇皮
」。這道菜，聽起來逸世脫俗，吃起來齒頰有聲

，品起來味道鮮美，做起來可以說是小菜一碟。
取平直成型的海蜇皮數張，事先浸泡後用涼開水
反覆清洗，使之鹹度適中，柔韌乾淨。吸乾水分
後，用刀切成一寸寬兩寸長的塊狀若干，在較為
齊整的橫端留出一公分的邊緣，然後順刀縱切成
梳齒狀，放進滾水中一焯，立馬用漏勺撈出來，
佛手狀的海蜇皮便呈現在你的面前了。在海蜇皮
瀝水晾乾的當口，可進入第二道工序。取成型的
薄皮青蘿蔔兩條，將蘿蔔皮剝離下來，按照上邊
的尺寸和方法，也加工成佛手狀，放進大碗中，
加入適量精鹽醃浸片刻，瀝乾滲出的液汁。為避
免喧賓奪主，佛手蘿蔔皮的數量應比海蜇皮少一
些，約佔總量的三分之一為宜。最後，將佛手海

蜇皮、佛手蘿蔔皮和煮熟的雞胸肉絲放進一個盤
子裡，喜歡吃辣的可以添加適量的蒜泥或辣椒絲
，灑上少許白糖、雞精和麻油，略加攪拌，一碟
小菜就可以上桌了。

海蜇是一種水母，可食部分主要為中膠質，
其營養成分獨特之處是脂肪含量極低，蛋白質和
無機鹽類等含量豐富，自古以來就被列為 「海產
八珍」之一。

隨着衣食的富足，佛手海蜇皮彷彿被人淡忘
了，今天的酒席桌上已很少看到它的身影，但在
那個年代裡，卻是一道人見人愛的家常菜。吃過
的朋友可以舊夢重溫，沒吃過的朋友可以如法炮
製，那味道誰吃誰知道，確實好極了。

趣對，即有趣的佳對，包括無
情對、借字對等，巧妙地利用漢語
言文字的特點而組成，故為我國所
獨有。趣對不惟工穩，而且往往具
妙意，既為詩聯對仗之技巧，又為
傳統文化之精華，深受讀者喜愛。

所以歷代好之者很多。便是現代，也還不少。上世紀三
十年代，清華大學入學考試，陳寅恪先生所出國文試題
，以 「孫行者」求對，周祖謨以 「胡適之」對之，傳為
佳話。而最為精到的，是王闓運逝世，有人戲輓之作，
以 「武大郎」對 「文中子」，真是精妙絕倫。

筆者讀王漁洋筆記，至辨蘇東坡詩句之 「馬耳」條
，忽來閑興，以 「羊腸阪」對 「馬耳山」， 「駝蹄羹」
對 「馬耳菜」。又想到其他 「馬耳」之詞，進而以 「牛
蹄疫」對 「馬耳風」，以 「雞冠花」對 「馬耳草」。還
有 「馬耳谷」，則有南北 「羊毛河」可對。

戲將拙對發幾位詩友一哂，皆以為有趣，尤對 「馬
耳風；牛蹄疫」予以謬獎，同時也發來一些涉 「馬」之
對。諸友 「馬」字對，不但均工，而且頗有佳者。如星
漢的 「黃驃馬；赤練蛇」、 「馬拉松；蛇吞象」、 「馬
尾松；牛皮紙」、 「露馬腳；吹牛皮」、 「白馬寺；黃
牛灘」、 「老馬識途；泥牛入海」、 「指鹿為馬；順坡
下驢」。何啃軒的 「屠龍術；相馬經」、 「白馬寺；青
羊宮」、 「塞翁馬；孺子牛」、 「馬面鬼；雞腳神」、
「牛肝菌；馬面魚」、 「馬齒莧；狗尾花」。蘇些雩的
「豬八戒；馬大哈」、 「牛車水（新加坡華人聚居地）

；馬拉松」、 「貓耳洞；馬尾松」、 「鴨腳木；馬蹄蓮
」、 「馬齒莧；猴頭菇」、 「馬鞍山；豬籠草」、 「赤
兔馬；花木蘭」。薛勝保的 「人頭馬；鳳爪雞」、 「馬
蹄錶；牛角杯」、 「馬蹄蓮；龍眼樹」、 「馬齒湯；龍

鬚麵」、 「馬鬣松；龍髯草」。熊東遨的 「馬齒莧；羊
角葱」、 「馬鈴薯；牛肝菌」，劉伯倫的 「金馬寺；鐵
牛祠」、 「走馬嶺；拴驢泉」，何永沂的 「雞尾酒；馬
蹄糕」等，以及此前李靜鳳的 「瞻馬首；薦駝唇」、王
翼奇的 「馬一浮；羊千弄（杭州地名）」。王翼奇與
《何永沂對聯選錄》暗合的 「雞尾酒；馬頭琴」之對，
殊佳。彈琴飲酒，此中有人在焉，真是妙不可言。

於是，本人趁興又對了這樣一些： 「千里馬；七寸
蛇」、 「赤兔馬；黃鼠狼」、 「渥窪馬；波斯貓」、
「西極馬；中山狼」、 「紅鬃馬；白眼狼」、 「天際馬

；地頭蛇」、 「冀北馬；河東獅」、 「汗血馬；花心人
」、 「馱經馬；替罪羊」、 「衝陣馬；撲燈蛾」、 「追
風馬；逐臭蠅」、 「高骨馬；縮頭龜」、 「高頭馬；短
尾猴」、 「長鬃馬；禿尾雞」、 「食粟馬；落湯雞」、
「臥槽馬；支床龜」、 「人頭馬；鳳尾魚」、 「相馬經

；瘋牛病」、 「兵馬俑；犬羊腥」、 「瞻馬首；買人心
」、 「瞻馬首；掛羊頭」、 「裹馬革；披羊皮」、 「牧
馬人；偷雞賊」、 「牛馬走；虎狼群」、 「白馬篇；紅
羊劫」、 「拍馬術；牧牛圖」、 「逐馬蹄；鑽牛角」、
「茶馬道；土蜂窩」、 「茶馬道；土雞窩（又菜名）」

、 「跑馬山；炒牛河（粵菜）」、 「斑馬線；碧雞坊」
、 「褐馬雞；金龜婿」、 「銅馬車；火牛陣」、 「馬頭
營；人肉店」、 「馬前卒；狼外婆」、 「馬虎鬼；狐狸
精」、 「馬面鬼；貓頭鷹」、 「馬後炮；鬼頭刀」、
「馬班才；牛李黨」、 「馬屁精；牛皮癬」、 「馬尾香

（藥名）；牛皮癬」、 「馬肝石（藥名）；羊角風」、
「馬糞包（藥名）；狼牙棒」、 「馬化龍（又人名）；

蛇吞象」、 「馬馱經；驢打滾」、 「馬嘶風；魚失水」
、 「馬口鐵；狗頭金」、 「馬蹄金（又植物名）；雞血
石」、 「馬足塵；雞心石」、 「馬腦炎；牛脾氣」、

「馬尾松；雞腸草」、 「馬纓花；牛舌草」、 「馬王爺
；兔崽子」。還有 「香車寶馬；晚日寒鴉」、 「脫韁野
馬；替罪羔羊」、 「天馬行空；泥牛入海」、 「胡馬嘶
風；吳牛喘月」、 「拍馬吹牛；攀龍附鳳」、 「龍馬精
神；狗熊膽量」、 「白馬將軍；青蠅弔客」、 「一馬當
先；群龍無首」、 「馬首是瞻；人心難測」、 「馬革裹
屍；貂裘換酒（又詞牌名）」、 「馬屁功夫；蠅頭利祿
」、 「馬面牛頭；狐群狗黨」。字面對如 「馬嘶風；豬
下水」、 「馬拉松；魚緣木」、 「馬屁精；羊腸險」、
「風馬牛；牧羊犬」。筆者以前曾以 「綠毛龜」對有人

所出之 「丹頂鶴」， 「綠毛龜」也可對 「金絡馬」。此
外，地名可對者實多，如 「回馬嶺；放鶴亭」、 「白馬
渡；青牛溪」、 「馬鞍嶺；牛欄山」、 「馬頭嶺；牛尾
河」、 「馬尾山；牛頭寨」、 「馬肝峽；象鼻山」、
「馬蹄湖；羊角水」之類。

還有不知何人所對的 「馬道婆；牛僧孺」、 「馬後
炮；車前子」、 「馬拉松；牛得草」，以及癸亥迎春徵
聯的 「馬識途；牛得草」，也都不錯。又憶前人有 「千
里馬；九秋螢」、 「五花馬；千金裘」、 「屠龍技；汗
馬功」、 「金馬門；銅駝巷」、 「西風瘦馬；老樹昏鴉
」以及熟語 「拍馬屁；吹牛皮」、 「人窮志短；馬瘦毛
長」、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等，皆佳。清代楹
聯名家梁章鉅《巧對錄》有 「馳馬；牽牛」、 「馬蹄；
龍眼」、 「冀北馬；汝南雞」、 「龍鬚草；馬面菘」、
「蛇床子；馬兜鈴」、 「馬蹄鱉；牛尾狸」等對，法式

善有 「馬齒菜；雞冠花」、 「指鹿為馬；捨魚取熊」、
「九皋處士（鶴）；四足仙人（馬）」等對，亦皆佳。

還有些對，單獨看似乎不是很好，但一置入詩中，便佳
，甚至妙趣橫生。古者如李商隱的 「運去不逢青海馬，
力窮難拔蜀山蛇」、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
牛」，近者如聶紺弩的 「廢書焚去烹牛肉，秋水汲來灌
馬蹄」、 「丈夫白死花崗石，天下蒼生風馬牛」。此類
甚多，不能遍舉。只從以上這些 「馬」字對，即可看出
我們漢語的無窮奧妙。其中許多對，可供詩人採摭
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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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了
嚴
重
的
漁
業
資
源
衰
竭
。

海
洋
以
物
產
豐
饒
而
博
大
，
但
是
現
在
，
海
洋
卻
面
臨
着
漁
業
資
源
匱
乏
之

痛
。
當
海
洋
不
能
出
產
大
黃
魚
、
墨
魚
、
帶
魚
之
類
，
那
麼
，
海
洋
正
在
﹁老
﹂

去
，
它
的
悲
傷
，
將
是
人
類
共
同
的
悲
劇
。

􀎠桂林山水甲天下􀎡著作權
陸茂清

很
不
風
景
的
秦
松
許
定
銘

一
個
純
粹
的
讀
書
人

流

沙

􀎠馬􀎡字趣對 馬斗全

佛
手
海
蜇
皮

王
兆
貴

悲傷之海 陸 地

神
州
開
學
經
濟
大
熱

齊

悅

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 星期六

法
國
少
女

（
攝
影
）
李

波


